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世界文学研究, 2025, 13(5), 746-752 
Published Online October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wls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5.135106  

文章引用: 方殷. 从《克拉拉与太阳》中的隐性叙事进程看石黑一雄的技术-人文观[J]. 世界文学研究, 2025, 13(5): 746-
752. DOI: 10.12677/wls.2025.135106 

 
 

从《克拉拉与太阳》中的隐性叙事进程看 
石黑一雄的技术–人文观 
方  殷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2025年9月1日；录用日期：2025年10月3日；发布日期：2025年10月13日 

 
 

 
摘  要 

石黑一雄的小说《克拉拉与太阳》表面上为读者呈现了一个人工智能克拉拉用爱与希望为其人类小主人

乔西带来生命的救赎的童话，实际又铺下一个有关死亡与遗弃的暗线，其中，乔西并没有得救而克拉拉

也随之被主人家遗弃。对于这一隐性叙事进程的提示被石黑一雄以一些前后不协调的文本细节的形式安

排在小说显性的情节的各个角落，利用文本细读的方式，这些不协调的文本细节才得以被重新挖出、组

织起来，而当一个相对完整的隐性叙事进程被呈现出来之时，石黑一雄有关技术–人文关系的更复杂的

思考也得以被揭示，石黑一雄在小说中并不急于设立技术理性与人文关怀之间的对立，相反，他看到两

者共同具有的两面性，并对其作了生动而深刻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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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azuo Ishiguro’s novel Klara and the Sun ostensibly presents a fairy tale to readers about an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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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d Klara bringing rebirth to her human owner Josie with love and hope. However, it also weaves 
an undercurrent about death and abandonment, in the plot of which Josie is not saved and Klara is 
subsequently abandoned by her owner’s family. Ishiguro hints at this covert progression through 
some incongruous textual details scattered throughout the overt plot of the novel. Through close 
reading of the text, these incongruous details can be unearthed and reorganized. Once that covert 
progression is presented, Ishiguro’s complex though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and 
humanity are thus revealed that Ishiguro does not rush to establish an opposition between techno-
logical rationality and humanistic care. Instead, he sees the duality shared by both and offers a vivid 
and profound interpretation of that point in the no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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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石黑一雄的《克拉拉与太阳》背景设定在 AI 助手和基因提升技术广泛普及的架空的现代美国社会，

因为基因提升带来的副作用的人类女孩乔西与人工智能伙伴克拉拉互相选择成为伙伴，然而母亲带乔西

购置人工智能伙伴的背后原因却是想将克拉拉的身体用作女儿记忆复制的载体——一旦女儿因身体状况

的恶化而离世。另一方面，拥有敏锐的感知能力的克拉拉也在和乔西一家及其他人的相处中丰富着自己

的情感。在故事中，克拉拉甚至从自己所看到的，乞丐在阳光下复苏的景象中，神奇地习得了一种对太

阳的、近乎人类宗教信仰般的崇拜，笃定地认为太阳能为众生带来复苏的力量，只要作为信徒的她自身

对此真诚信仰并有所奉献。在故事接近尾声的部分，根据克拉拉的第一人称叙述，正是在阳光的照耀下，

乔西才得以在病危之际“起死回生”，联系先前章节中，克拉拉对太阳持续的敬拜与奉献，小说在表面

上为读者呈现了一个“爱与希望治愈技术之毒”的童话。 
一些研究者正是依循石黑一雄所设计下的这一表层的叙事，在对故事的主旨进行评论时，根据“技

术加剧阶级分化、带来健康危机而逆技术而行的太阳与爱却疗愈了乔西”这一“事实”，将小说中乔西

的病和其他一系列社会问题归结为技术理性滥觞和科技过快发展的恶果，并加之批驳，同时，他们又往

往将批评的主题上升到对于人文主义精神的复归的呼吁上来，例如，白丽云指出“科学技术也与消费主

义沆瀣一气，在带来效率的同时，以数字的形式计算和管理人类，使人类日益异化，逐渐远离自我属性”，

“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能助人涅槃重生的‘太阳’意象，蕴含着作家透过历史经验的微光，寄予文学文本

生存美学的深刻用意”[1]，刘可在其研究中也对克拉拉“贡献溶液而换得太阳的恩惠”的显性叙事线作

出肯定，认为其不同于技术理性在人身上施加的“肯定性暴力”，代表了一种“否定性”，借此批判了

“技术理性的自负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傲慢”[2]。 
然而，这种对技术理性的单方面批判可能并不完全适用于对《克拉拉与太阳》的分析。固然，石黑

一雄在一定程度上对技术抱有怀疑态度，甚至其本人就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献词中坦言过其对于技术

的滥觞的担忧：“新的遗传技术，如基因编辑技术 CRISPR，以及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进步将为我们

带来令人惊叹的、拯救生命的益处，但也可能造成类似种族隔离制度的野蛮的精英统治社会，以及大规

模失业的问题，甚至于当前的行业精英们也将濒临失业”[3]，但在《克拉拉与太阳》这部小说中，其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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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又似乎来得过于隐蔽和曲折。这在一方面根源于石黑一雄在克拉拉这一角色上所延续的克制、模糊的

个人叙事风格，在她第一人称的不可靠叙述中，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社会危机仅仅作为小说背景细节被碎

片化地呈现给读者；另一方面，石黑一雄似乎又时不时地表现出对技术进步和技术理性的肯定，而这种

肯定并不体现在由克拉拉自述的“太阳拯救乔西”这一表面情节之上，而是散落在由部分文本细节所组

织成的一系列与表面情节迥然不同，又“从头到尾的与之并列运行”的叙事暗流，即申丹所谓的“隐性

叙事进程”[4]之中。简单来说，小说可能有多个结局走向，而在一些结局走向与文本细节之中，技术与

人文并不呈现截然的对立，否则，首先又该如何解释石黑一雄为何要将这些“对抗技术理性”的所谓人

文主义精神，集中地表现在一个本身就是技术理性的化身的人工智能之上——而非人类角色之上呢？在

下面的章节中，本文就将通过对一些文本细节的论述，揭示显性叙事层中的不协调之处，从而指出可能

存在的隐性叙事进程，并且尝试探讨石黑一雄在这种不可靠、不确定的叙事中隐藏的、对技术与人文的

深刻思考。 

2. 克拉拉的不可靠叙事与可能的隐性叙事进程 

石黑一雄小说中叙事者的最大共通点就是他们叙述的不可靠性[5]，从其处子作《远山淡影》中悦子

的与佐知子人生轨道的重叠痕迹的描摹，到与《克拉拉与太阳》题材相近的《别让我走》中凯西对其回

忆模糊性的反复申明，诸多石黑一雄笔下的叙述者都在其回忆的历程中表现出自我否定乃至自我欺骗的

行为，从而使得故事真相的构建更显扑朔迷离。而在《克拉拉与太阳》之中，作为叙述者的人工智能克

拉拉也表现出了这种不可靠性，且正是这种不可靠性使得基于小说的显性叙事层中的故事走向所推得的

结论都变得值得怀疑。克拉拉的叙事的不可靠性，首先来自于其叙述的形式，第一人称叙述者的有限视

角的选择，相比于全知视角，更天然地塑造了一种叙述者与读者之间“亲近却又疏离的氛围”[6]，但叙

述的形式本身并不能直接指向隐性叙事进程的存在。本文所着重分析的，是小说中的诸多文本证据所构

成的叙事不可靠性。这些文本证据包括若干突兀的情节转折、某些前后不协调的文本细节和一些直接暗

示了叙述者的不稳定状态的情节、事件等，它们暗示了一系列迥然于显性情节的故事走向，提示着读者

去关注、质疑克拉拉的回忆的真实性。并且，对《克拉拉与太阳》中隐性进程的挖掘将提出一个对基本

情节的质疑，即，“乔西真的得救了吗”。并且，就如申丹所说，这些隐性的叙事进程相比于表层的情节

发展，还将“进一步呈现出与之对照甚或对立的主题意义、人物形象和美学价值，邀请读者做出更为复

杂的反应”[4]。 

2.1. 过于突兀的转折：乔西复苏 

小说中最明显的不可靠叙事莫过于乔西在阳光下奇迹复苏的这一桥段，这一情节出现在小说倒数第

二个章节的最后一部分，而在复苏之前乔西已然陷入病危而不省人事的境地，并且，正如此前的篇幅所

告知读者的那样，乔西此前的身体是处在一个“每况愈下”([7]: p. 337)的境况中的。在此期间，克拉拉观

察到的“我们从城里归来的十一天后，乔西开始没有力气了”、“赖安大夫开始每天来访”、“母亲早上

出门的时间一天比一天晚”(p. 337)等连续的迹象，都预告着乔西的离去。然而，克拉拉记忆中乔西突然

复苏的场景却是这样的，“这时乔西动弹了一下，眼睛眯缝着，一只手举到了半空中”，随即，乔西开始

开口说话，“嘿。这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接着，在太阳的照射之下，乔西甚至得以“挪动着身子，

直到自己仰面朝上，靠着枕头和床头板的支撑坐了起来”(p. 359)——从每况愈下、最后失去知觉的身体

状态，到在阳光下的复苏，乃至在短时间内就恢复如此元气——这与小说此前段落中花费篇幅细致铺陈

的事件发展进程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正如白雪花和方菲在其研究中所指出的，这样的转折太过突然且违

背直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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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考虑到《克拉拉与太阳》本身是一部严肃小说，虽然其文本本身并不阻止读者在阅读的最后，

去接纳这种转折并将其解读为“童话”或“奇迹”，但小说的基本氛围仍旧是黑暗的。小说中的一些细节

描绘了人工智能和基因提升技术普及后的世界中众多尖锐且深刻的社会问题，例如，乔西的父亲曾是一

名优秀的工程师，但在人工智能浪潮下失去了工作机会，小说在第四章提到他如今已经同其他的失业者

已经组成了一个武装起来的、类似勒德分子的社区，准备着一场可能无法避免的“恶战”([7]: p. 293)；乔

西的好友里克也因为没有接受基因提升而失去了升学的机会等等。石黑一雄用一种现实主义的手法细致

地构造了这些背景，可一旦接受显性情节中童话式的结局，此前渲染的黑暗且现实的基调又被推倒、取

消了，使得显性情节更显突兀。 
因此，综上所述，文本细节、篇幅上的反差与叙事基调的转变上的突兀都在指示着显性叙事层的不

可置信，石黑一雄用这种刻意的笔调提示着读者一种隐性叙事进程的存在。 

2.2. 难以解释的情节发展：克拉拉的认知混乱与恢复 

小说对隐性叙事进程的存在的一个更明显的提示出现在一个关键的情节事件以及一些紧随其后的文

本细节中。这个关键的情节事件就是“库廷斯机器”的“破坏行动”，当时，乔西的父亲保罗在不确保克

拉拉认知能力无虞的情况下(p. 286)，取出了克拉拉“后脑”中一定剂量的“PEG9”溶液，破坏了一台克

拉拉所认为的，因其产生的烟雾遮蔽了太阳因此也遮蔽其“恩惠”的机器(克拉拉要用破坏机器的方式来

赎得太阳的“恩惠”之事即她与太阳间的“约定”)。在这个事件之前，克拉拉在面对某个对象时会有基

本的范畴感知，即使是面对数据库中未录入的事物，比如说克里西手中的通信电子设备，克拉拉至少也

能立即识别其形象，将其称为“矩形板”，但在其溶液被提取之后，这种范畴感知就变得模糊了，在一些

瞬间，克拉拉只剩下了对某些几何形状的感知，需要“定神”，或者说，“加载”一会儿才能找回范畴概

念。在紧随这一事件的章节中，就出现了大量有关的细节描写，比如，在接近、注视剧院附近的人群时，

克拉拉发现，“他们的形体却越发简化了，就好像是用光滑的纸板做成的锥体和柱体搭建出来的一样。

他们的衣服，譬如说，全然没有平常的那种褶皱，就连他们在街灯下的面孔也似乎是一个个平面组合出

来的产物——通过种种复杂的排列布局，这些平面竟然巧妙地营造出了一种轮廓感”(p. 296)；她的视觉

图像也常常变为零落的碎片，“有人在用力拉我的胳膊，但此刻出现在我眼前的竟是如此之多的碎片，

仿佛一堵坚实的墙。同时我开始怀疑，许多碎片其实都不是三维的，而是利用巧妙的明暗技法画在平面

上的，给人以一种浑圆饱满、有进深感的假象”(p. 300)；甚至，她已不能即可辨别平日最熟悉、亲近的

乔西，“更多的锥体和柱体——或者说更像是它们的碎片——不断地挤入我身边仅存的一点空间。我这

时意识到了，其中的一个碎片——一个切入进来取代里克的形状——其实是乔西”(p. 299)。 
以上的这些描写集中出现于小说第四章的前半部分，即发生于“库廷斯机器破坏行动”和乔西的“复

苏”事件之间的时间段中。然而，当小说情节发展到临近乔西“复苏”的部分及其后的尾声部分(其中克

拉拉讲述了乔西病愈、成长，直到离家上大学的时光)这样的描写却突然消失了，仿佛克拉拉突然恢复了

认知机能，但故事中又同时缺乏克拉拉对于这种“恢复”的讲述，使得读者更难以确认克拉拉实际的认

知状况。很明显，这样的文本细节提示着读者，至少在其贡献了自己的溶液之后的章节，克拉拉的叙述

的真实性是存疑的。 

2.3. 不可靠叙事的其他文本佐证 

石黑一雄还在一些极微小的细节中提示了克拉拉在这一部分认知状况的不稳定性和其叙述的不可靠

性。首先，在乔西在阳光下“复苏”之前，克拉拉呼唤屋里的人去迎接阳光，她对他们惊呼“外面有事情

正在发生。太阳要出来了！”(p. 356)，然而，听到克拉拉呼喊的克里西，即，乔西的母亲在这时发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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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微妙的回应：“当然咯。那又怎样，你这是怎么啦，宝贝？”(p. 356)，在这里，“宝贝”这一称呼

揭示了叙事中的不协调性，因为母亲的这一称呼只针对乔西一人，此前克里西从未如此称呼克拉拉，因

此显得极为不真实。此外，在小说的最后，通过克拉拉的描述和其与机器人商店的“经理”偶遇后的一

段对话，读者得知，克拉拉最后被乔西一家遗弃、进入了垃圾堆场，然而，根据克拉拉自己对于与乔西

一家的后续生活的描述，她被当作家人一样对待，即使出现了故障也不至于被彻底遗弃在垃圾堆场，然

而她却迎来了这样一种孤独的命运，这样的反转也在动摇着读者对于显性情节的真实性的信心。 

2.4. 对可能存在的隐性叙事进程的尝试性解读 

进行到这里，本文要对小说的隐性叙事进程作出一种尝试性解读：克拉拉在贡献了后脑的溶液之后，

认知能力下降，而乔西也在那段时间走向病危并最终去世，而就在临近乔西去世之际，克拉拉的认知机

能也已下降到了一个非常显著的水平，乃至其已不能再判断自己的机能运转情况(因此在小说的后部，克

拉拉也不再提及自身认知的下降的影响)，而克拉拉对那段时间的记忆中也因此夹杂了许多混乱的、编造

的部分，而乔西的复苏就是克拉拉此前对乞丐与狗在阳光下“复苏”的巧合事件的生硬投影，而这正是

克拉拉在物理层面遭受损坏的结果。然而，由于克拉拉和保罗对提取溶液摧毁库廷斯机器一事的保密，

母亲克里西还是在不知情的状态下带克拉拉去进行了乔西的“复制”(也正因如此，克拉拉的记忆中有了

被母亲称为“宝贝”的片段)。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克拉拉机能的受损最终被发现，乔西的复制失败，克

拉拉和母亲双方的一切努力都化作泡影，克拉拉也因此被惊惧、惊惧地遗弃在垃圾堆场。当然，这只是

其中一种可能的隐性叙事进程。克拉拉被遗弃的原因也可能是其进入报废、回收周期后，乔西一家被生

产商或政府要求对其作了这样的处理。但是，有一点是值得明确的，即在小说的隐性叙事进程中，乔西

并没有因为克拉拉和太阳之间的“约定”而得救，无论其是否死亡，她的生命走向都不会因克拉拉自身

的孩童式信仰而改变。 
一旦循着这样一个隐性叙事进程而推理小说的主题，小说就呈现出了与其童话情节所迥然不同的面

貌，在这里，石黑一雄似乎承认了爱与希望并不能成为个体最后的救赎，人最终还是要接受技术社会与

物质世界的规则的宰割，而所谓的爱与希望，也不过是在物质、技术的基础上被构造出来的假象。接下

来的部分将结合小说中其他有关文本细节，探究石黑一雄在构建这种隐性叙事进程背后的深思。 

3. 小说隐性叙事进程背后的寓意 

那么，石黑一雄究竟想通过构造这种隐性叙事进程来体现他对于技术–人文关系的一种怎样的思考

呢？本文的观点是，石黑一雄既对技术理性抱有怀疑，意图在小说中表现技术之恶，又同时认识到并指

出了人心的缺陷，技术理性与人心之感性并非截然对立，后者也不必然是前者的解药。 
其实，在小说的一些文本细节上，石黑已经对这个问题有所暗示。例如，克拉拉曾跟随里克、保罗

一行人去约谈里克母亲的旧情万斯，后者如今在一所尚还接纳“未经提升”的年轻人的大学中担任要职，

里克的母亲海伦希望凭旧时情谊为里克争得一次升学的机会。然而，在见到万斯之前，海伦先是自顾自

地对他进行了一番揣测式评价：“奇怪的是，他的人生越成功，他的帅气就离他越远。如今他有钱有地

位了，模样却丑得吓人。不过呢，我还是会努力透过那层层褶子和赘肉，看到里面那个曾经的帅小伙。

真不知道他会不会也这样看我呢。”(p. 292)这段话中，海伦一来以万斯“过去”的帅气来力证自己曾经

的美丽，二来她以苦恶的口吻讽刺万斯的“当下”的情景更映衬出，海伦是一个沉湎于过去的人，而过

去之所以使她沉湎，是因为在基因提升之前，海伦凭其天然的、未受技术介入的优势，即“美貌”——而

享有的权力被基因提升后的社会抹消了。同时，海伦也向克里西表达了对没能让里克接受基因提升的后

悔：“我那时心思飘到了别处，就这么让时机白白流逝了。也许这才是我最最后悔的地方。后悔我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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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得不够，从来没能够作出一个真正的决定，不管那个决定是怎么样的”(p. 302)。这里海伦一时间都不

再在意摆在眼前的基因提升所带来的副作用，只是执着于她此刻的“缺失”，可见她深深承受着符号秩

序的宰制，以及技术介入前后，她的权力、境域的区别之大。而等到与万斯碰面后，在对话中万斯随即

表达了他对于自己在海伦口中的形象的担忧：“听到你母亲一直在说我的好话，我感到很是欣慰。或许

她告诉过你一两件负面的事情？”“是吗？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以为……”(p. 311)，这又反映出万斯一

度被美貌、爱情下的权力关系所牢牢宰制，并且其心理影响持续至今。 
双方的谈判在被万斯指明为“走后门”行为后，海伦和万斯陷入争吵，过程中，万斯指出了一个人

类社会的根深蒂固的弊病——“走后门，同其他任何一种形式的腐败一样，只在不被挑明的情况下才有

最好的收效”(p. 316)，万斯同时托出海伦过去凭借美貌特权而对他人施行不公的行为不计其数，并称里

克之所以被时代抛弃是命运对海伦的惩罚：“那时候，你觉得你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受惩罚。我有点悲伤，

但也有点高兴。看到你并没有逍遥法外。看到这一切最终追上了你，你到底还是要为之付出代价”(p. 319)。
最后，这场谈判在此前被压抑的个人情感的爆发中不欢而散，讽刺的是，一开始万斯反复强调自己对于

与海伦之间的情感问题，在态度和行为上的“公允”，双方的对话却终究在毫不公允的指责与报复中结

束，里克也最终失去了证明自身资质的机会。 
这一段争吵展现了“人心”中同爱与希望等所迥然不同的剖面，海伦的自恋和骄横，万斯的自卑与

纠结，这些在人工智能和基因提升技术介入之前就已经存在于人类的心中。同时，从海伦的懊悔中可以

看到，使得人类接受技术改造这一大赌注的是他们自身的竞争焦虑，技术理性与这种在符号秩序下个体

对完美的焦虑互为因果，“人心”，并不站在技术理性的对立面，而是纠缠在符号秩序之中，技术理性只

是符号秩序的一种外壳。更重要的是，以上的文本提醒了读者，没有人工智能和基因提升技术的介入，

原本的社会同样有其个体遭遇的不公和群体中的阶级分化，海伦就可能是一个因为美貌被追捧而享受一

定“特权”的人。甚至，可以想象，基因提升虽然收窄了个体的上升路径，但也使社会对个体的评价标准

变得更加单纯。对于一部分人群来说，技术理性带来的是“肯定性暴力”，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它也在一

定程度上遏止了“非肯定性的”“社会的混乱的评价标准”。当然，这些技术在小说中叙述声音之外的社

会影响究竟如何，读者不得而知。但是，正如上面所说的，在这一切介入之前，个体就已然面对着符号

秩序的阉割，符号暴力并非技术理性的特产。技术理性为主导的社会意识形态只是亘古宰制着个体的符

号秩序的其中一种表现。 
此时，再回看隐性叙事进程，读者会发现，其结局也指向了一种同样的悲观论调，个体不会因为爱

与希望而得到完全的救赎，乔西不会因为克拉拉的太阳崇拜而得救，对太阳的信仰最终只是克拉拉对自

己施加的慰藉行为，克拉拉也终究要走向报废的命运，在物质世界、技术形式的更迭之下，没有什么记

忆与牵绊能真正永存。但是，石黑一雄也并非一味地表达“人心”无用之论，在克拉拉的叙述中，她与乔

西之间的时光温暖动人，并且，这种叙述行为本身，延长了记忆的持存，而这种温暖的记忆，也使得物

质的、技术的世界看起来不那么冰冷。 

4. 总结 

《克拉拉与太阳》是一部构思精致，叙事结构复杂的小说，石黑一雄在表面上为读者呈现了一个爱

与希望带来生命的救赎的奇迹，实际又铺下一个有关死亡与遗弃的暗线。小说的文本本身并不排斥读者

去采取其中的任何一种解读方式，但与显性情节并行的隐性叙事进程的存在，反映了石黑一雄对人文-技
术关系的更加深刻、复杂的思考。在这里，石黑一雄展现出的对技术的态度并非是非黑即白的，本文的

论述也并非旨在对小说的显性情节进行全方位的批判，而仅仅是要说明——小说的主题难以用“对技术

和对技术理性的批判”一言以蔽之，正是故事中明暗两条叙事路径的互相交织编织出了一个更具深度的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5.135106


方殷 
 

 

DOI: 10.12677/wls.2025.135106 752 世界文学研究 
 

思想内核。石黑一雄在小说中暗示，技术的出现以及人对技术的接受、使用、传播的过程本身是带有目

的性的，在技术与人彼此作用的境域之中，人的欲望、矛盾、纷争等各种方面呈现与技术“相互构成”

[9]的状态。简而言之，一项技术的出现、作用，是与其所处的人类文化所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通过

对小说的隐性叙事进程的重建，我们得以看到，石黑一雄在《克拉拉与太阳》中，并非一味地批判技术

之恶，甚至对于技术理性这种意识形态本身也持一定程度的保留态度——在石黑一雄所构造的世界中，

技术的理性与人文的感性并非是针锋相对、不可共立的两极。即使说技术理性代表了“肯定性的暴力”，

人文精神、情感关怀也并不一定就代表了“否定性的斥力”。应该说，一方面，石黑一雄并不否定技术的

无限制扩张以及技术理性的滥觞所可能带来的毁灭性影响，并主张以人文关怀将技术理性的压迫消解之；

而另一方面，石黑一雄也并不否定技术的可能性与实践力或对人文精神的力量作虚妄的承诺。相比单向

地思考技术的利弊，石黑一雄更是在促使人们反思，“在后人类时代，人类该如何看待自身”[10]。克拉

拉的爱与希望是珍贵的，但其力量也是有限的，相比于将其描绘成济世救人的良药，石黑一雄也许更想

强调它们对于一个主体自身的“缓冲力”，它们也许不足以完全对抗诸如技术理性等一切“肯定性暴力”，

但也足以消解其带来的焦虑乃至绝望。 

参考文献 
[1] 白丽云. “人”与“太阳”的隐喻: 论石黑一雄的《克拉拉与太阳》[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3, 31(4): 118-122.  

[2] 刘可. 加速、失控和共鸣——《克拉拉与太阳》中的技术理性批判[J]. 外国文学动态研究, 2022(3): 5-14. 

[3] 石黑一雄, 王敬慧. 我的二十世纪之夜以及其他细小处的突破[J]. 世界文学, 2018(2): 8-25. 

[4] 申丹. “隐性进程”与双重叙事动力[J]. 外国文学, 2022(1): 62-81. 
[5] Baillie, J. and Matthews, S. (2010) History, Mem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Gender in Kazuo Ishiguro’s a Pale View 

of Hills. In: Matthews, S. and Groes, S., Eds., Kazuo Ishiguro Contemporary Critical Perspectives, Continuum, 45-53. 
[6] Bain, A.M. (2007)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Ishiguro, Shanghai, Humanitarianism. Novel—A Forum on Fiction, 40, 

240-264. https://doi.org/10.1215/ddnov.040030240 
[7] 石黑一雄. 克拉拉与太阳[M]. 宋佥,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1.  

[8] 白雪花, 方菲. 石黑一雄《克拉拉与太阳》中的双重叙事进程[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4, 32(3): 124-128.  

[9] 韩连庆. 技术意向性的含义与功能[J]. 哲学研究, 2012(10): 97-103+129.  

[10] 朱梦梦. 后人类时代的“灵韵”: 论《克拉拉与太阳》中的复制技术[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6(3): 
144-150.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5.135106
https://doi.org/10.1215/ddnov.040030240

	从《克拉拉与太阳》中的隐性叙事进程看石黑一雄的技术–人文观
	摘  要
	关键词
	From the Covert Progression in Klara and the Sun to Kazuo Ishiguro’s View on Technology versus Humanity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克拉拉的不可靠叙事与可能的隐性叙事进程
	2.1. 过于突兀的转折：乔西复苏
	2.2. 难以解释的情节发展：克拉拉的认知混乱与恢复
	2.3. 不可靠叙事的其他文本佐证
	2.4. 对可能存在的隐性叙事进程的尝试性解读

	3. 小说隐性叙事进程背后的寓意
	4. 总结
	参考文献

